一零一，我的初中生活 （四）
1963届初三6班 李新民

初中生活只有三年，留给我的却是不尽的怀念。

文娱活动和王伯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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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天生的五音不全，一唱歌就跑调，真没办法。我也喜欢音乐，沒条件参与，只能做旁观者。
一零一继承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，文娱活动非常活跃。王伯英老师是我校文娱活动的领导人，他的功不可没。
一天早晨起来就是早锻炼，操场上龙腾虎跃，热闹非凡。王老师是高中体育老师，抓住一切机会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，尤其是体育锻炼。当时，初二6班的北墙外有一间屋，全是锦旗、奖状、奖杯，其中大多是体育方面的。1962年校庆时就看得我目瞪口呆，惊叹不已。
吃饭了，一天三顿饭，排着队唱着歌，走进食堂。三十六个班，三十六个队，歌声比着赛地嘹亮。你想想有多热闹吧。那时，常唱的歌有“打靶归来”、“我是一个兵”、“社会主义好”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等。（初三时的景象）
要开大会，会前拉歌，此起彼伏，气氛热烈。你呼我应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直到会议主席喊开会。
每星期一，晚饭前，食堂门外有小型文娱演出。内容不限，长短不限，形式不拘，好像非常随意。（初一初二时的景象）

间长不短，就有一次全校性的或年级性的文娱汇演或比赛。什么器乐比赛、歌咏比赛、诗朗诵、小型的文娱节目……。
一零一有校史联唱，唱的就是建校初期，在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，我们的校友们边随军转移，边坚持学习的事。其中的“行军小唱”、“西黄泥抒情”至今响在我耳边。
一零一有军乐队，那亮钲钲的乐器夺人眼目，演奏起来，高亢激越，直冲云霄。无论是哪首歌，军乐队一伴奏，就非同凡响。真提气。
一零一的校歌，慷慨激昂，催人奋进。“团结起来前进，团结起来前进，祖国需要我们，祖国需要我们！我们要排山倒海地前进……”
暂时困难，物资匮乏，精神却不萎靡。一零一永远是昂扬的、向上的、朝气蓬勃的。
王老师是文娱汇演的领导者，也是积极的参与者。王老师能歌善舞，文娱演出总有他的节目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“拉萨父女逛新城”，王老师扮憨厚、慈祥的老阿爸，追随着活泼、可爱的女儿，亦歌亦舞逛新城。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五十年，记忆难免有疏漏，王老师的大名我永不会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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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老师——贾果

贾果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，留校当体育老师。

那时，我因残疾，免体。上体育课时，我就自由活动。一零一的体育老师们关心我的健康成长，贾果老师受命就单为我上起了体育课。

大概，那已是1962年初，我上初二。刚通知我上体育课时，我有些惶惑，不知怎么上。贾老师先教我学会“第六套广播体操”。上肢还行，下肢就差了，因为我有小儿麻痹后遗症，左腿抬不起来。尤其最后那节“跳跃”，总是敷衍了事。那就不强求。动总比不动强。
我自己也感觉，做了操以后，就是好。我也就积极地活动起来。每天都做广播体操。

贾老师又教我“简氏太极拳”，这种拳法在我来讲比较难，学了很长时间，有些动作还是做不了。
后来，又学打乒乓球。当时，因为容国团、庄则栋、李富荣等在国际上的优异成绩，大大提高了乒乓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，学校里乒乓球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。我因为不会，也只能旁观。一听说学打乒乓球，我高兴极了。
乒乓球室在离操场不远的平房里，同学们都上课去了，没人和我争抢球台。贾老师先教我学发球，我真笨，学发球也这么难。后来又学打球，当然，先学简单的，能打起来就好。贾老师耐着性子陪我打乒乓球，就这样陪我好几节课。一次，好几个男生发现了，围拢来，也要打。贾老师说：“这样吧，11分下台。照顾你，你11分下，我4分下。”男生哄然响应。我只好答应。一来一往，打到3：9，眼看我就要输了，一个擦边球！4：9，我赢了。男生一片叫好。其实，这不是为我叫好，是为他们自己叫好。贾老师一下去，就是他们的天下了。贾老师让着我，他们可不让我。三下两下我就下来了。而且，再没有我上台的机会。
授之以鱼，不若授之予渔。贾老师教会了我基本的健身方法，我永远感谢他。

我学打乒乓球不成，看，可学会了。从此，我能上台就打，上不去就看。看，尤其在现场看，还练眼力呢。而且，我不是瞎看，是用内行的眼光看。这不也让我高兴吗？
学校有电视，为看26届世乓赛，我星期天都没回家。弄得我妈不放心，跑学校找我来了。可见我兴头多高。那时，我还不会打、也不完全懂。现在，我看懂了门道，更爱看了。
印象深刻的两个老师

崔老师又瘦又高，精神矍铄，情趣高雅是教外语的；陈老师中溜个，戴深度近视镜，整天忙忙碌碌，不修边幅，是教美术的。陈老师统管全校的“美”，什么美化、美育、校园修饰等等。
崔老师教我们时间不长，可老听到他的传闻。说什么他爱钓鱼，晚上爱到游泳池那儿钓，据他说，那儿有一种三角形的鱼爱咬人。言外之意就是：晚上钓鱼即可愉悦身心，又可为民除害。他也爱体育锻炼，踢足球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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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成滨老师

他的外语水平相当高，英语、俄语都行。作为他的学生，时间不长，可我挺崇敬他。他提倡学外语就得会听、会说。他是对的。
陈老师教我们一年美术。曾给我们讲过一些美术原理。
我知道的是：他的家就在学校东边。我在劳动办公室劳动时，端着羊奶锅，到家属区找火炉热奶，就常去他家。刚开始不知道是他家，后来，看到墙上挂着画，画的是颐和园后山“多宝塔”，画后署名是他的儿子。这才知道是他家。我觉得他家比较贫寒，屋里没什么摆设。但，很干净。他有三个孩子，画画的是老二。老三和我们年纪相仿，在校内常看见，也戴深度近视镜。只不知是哪年哪班。
陈老师负责初一美术课和学校的美术小组。还负责学校的美化和档案照片的收集保管。这都是我亲见的。
我上初一，他教美术。美术课是挺生动活泼的，记得当时曾画过‘行军路上’，要求用4幅画表达出来。还画过速写，学过美术字。我是残疾人，是他让我好好学美术，以取得一技之长，这样我参加了美术小组。美术小组是他一手操持的。组里有许多有才华的学生。每次画什么，怎样画，需要什么纸笔……他全管。
[image: image3.jpg]



劳动办公室让我在他指挥下糊小纸袋。他说：“千万不能把浆糊弄到袋里，不然，照相底片将变色。”从而，我知道他管学校的档案照片。他还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好地糊小纸袋。初二时，在平房，一个大屋顶四间屋紧挤在一起，与别的建筑都有一段距离。我们5班6班在阳面，美术教室和装锦旗、奖状、奖杯的资料室在阴面。两间屋的北门相距也就1米。大概，可作旁证。
记得，他把画了图案的纸交给我，告诉我哪些该留、哪些该去。我看不出其中的奥秘，只能照办。我剪得好不耐烦。几天后，大礼堂主席台左右的墙面上，出现了毛主席语录，语录是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。底上是红花穿枝莲，中间留白是字。可美呢！这才知道，我剪的图案用红漆喷出来，竟是这么美。由此，我联想到喷水池，那只优雅的仙鹤一定也是出自他的巧手。我在他指挥下，做过学校的微缩景观，我猜想学校的布局一定有他辛勤的汗水。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
文革后，我听说教美术的陈老师被打死了，死在学校的喷水池里，当时池里有水。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我只能长叹。
现在想来，红卫兵批判他的理由可能就是这红花白字的毛主席语录。当时穿凿附会曲解人意的，大有人在。陈老师传播美、热爱美，在文革中，却为美而死。红花穿枝莲为底，留白是字，那是多美的艺术品！现在上哪儿找去？
在学校的纪念刊物中，没有陈老师的一点消息。这太不公平！陈老师是学校的老教师，鞠躬尽瘁，为学校做出了很大贡献。他培养出了许多美术人才，他也是桃李满天下的。他的死，是动乱造成的，是当时极左思潮造成的。陈老师没有罪！在此，我呼吁：为陈老师平反昭雪！

2010-1-12
1954年夏，陈老师（前排中）与少先队员在学校少年湖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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